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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煙香灰損佛像 「金身」
在靈渡山下的靈渡寺，沒有公共交通可抵達，從洪

水橋田廈路新生村路口走到寺，要花半小時，黃錫鴻
入寺那段路用單車代步，以多留精力，專注工作。

靈渡寺的具體建成年份已不可考，坊間資料顯示，
它建成於公元五世紀上半葉，距今約1600年。千多年
來經歷數十次改建與重修。對上一次是 2000 年，至
2003年重修完成進火。除了大型重修，亦會進行較小
型工序如復修佛像、壁畫、對聯等。

黃錫鴻說，今次是第二次受廈村鄉委託，復修寺內
三尊佛像：彌勒佛、釋迦佛、藥師佛。除了佛像，他
還修復觀音像、關帝像、一尊道教神像、一些對聯和
雕花。與2013年做第一次復修相比，已經歷近十年歲
月，佛像已變舊及破損，如佛像背光(下有蓮花座)彩
繪已失去一些色彩，身軀包括衣紋現裂紋，而最主要
的問題是表面的金漆被油煙香灰遮蓋，本來的金色變
「啞色」，令佛像失去莊嚴感。

冀善信看後有歡喜心
復修佛像十分耗時，因為工序繁多，同時也包含不

少 「等待」時
間，如天氣潮
濕就不能 「鋪
金」。去年 10
月 7 日正式開
工，預計至今
年7月底8月初
完工，疫情期
間 也 沒 有 停
工。簡言之，
復修步驟為：
先 補 裂 和 缺
陷，之後勾線
條如衣紋，再
用沙紙打磨令
表面光滑，接
開始油佛像
本身的底油磁漆，再油鋪金用的底油即按金漆，續油
黑色的眉、嘴，最後鋪金箔。金箔是四乘四吋一塊，
鋪時一塊疊一塊，技術好的不痕。

除了鋪佛金，這次還有一大改動，就是為佛像造
型。黃錫鴻信佛二十多年，他直言民間工跟佛教徒去
做復修是兩回事， 「除了向老闆交代，要同佛菩薩交
代，會想做得好不好呢，我希望善信看到後，有歡喜
心，睇到佛像時好開心。」所以他復修佛像時，會盡
量用佛的三十二相(修一個功德圓滿有一個相)，若有
關佛像要改相，改動之前要得到負責人同意才改。靈
渡寺的佛像就已改相， 「之前的佛像是民間工做落，
似在家男人相，沒有佛的味道，改後變莊嚴了。」

三十二相內容繁多，亦會受條件限制而不能全展
現，黃復修時會向善信展示最主要的佛相，頭部方面
做到最足， 「有髮螺，頭髮結成如螺，每條頭髮都是
向右旋，佛身上全部毛髮都是右旋的，頭上有肉髻、
面圓如滿月、眉心有百毫(毛)相光，但難展現，權宜
做法用一粒素石代替，打燈時會閃，如佛說法時放
光，眉彎如新月、目如蓮花瓣、鼻挺直有肉、唇如稜

角、耳垂肩、有三道頸紋」。其他相還
有胸前萬字、獅子膊、獅子腰、指如光
網、手長過膝、平板腳、腳掌手掌現法
輪等。

改相後有什麼好？黃說了這故事。有
一天，他在整理其中一尊佛像時，有一
個女子望它良久，跟說： 「呢尊佛
像做得好好，師傅，我企度幾分鐘都
係望住個面，唔捨得轉去第二度。」他
感到自己所做的沒有白費功夫，因為有
人來靈渡寺看佛像時發歡喜心，說明這次復修達到他
希望的效果，可交差了。

任玉器學師時結緣
黃錫鴻的復修對象主要是佛像、古蹟壁畫及灰雕，

已入行廿多年。時間拉回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他在玉
器吊墜行業學師，那時已接觸佛教，還幫佛堂第一次
雕刻佛像五方佛，這五尊佛像材料為緬甸白玉，已成
形，但無立體感，由於他從未雕過佛像，膽粗粗花幾

個月時間義助佛堂雕像，結果受到很多人的讚賞。不
過，到九七後才全身投入，因那時玉器行業前景大不
如前。

天分加上因緣，黃錫鴻靠自學，至今已為三十多
間處所主要是佛教寺廟做復修。時光荏苒，有說做那
行厭那行，他卻樂此不疲： 「一埋位做就好開心，是
歡喜心，由內心發出來，好enjoy(享受)，好似呢個背
光畫出來，人家話靚，我已經好滿足，用更多時間畫
也願意。」

古老 「圍頭例」 盡顯後人孝心

千年古剎元朗靈渡寺，廟內幾尊佛像復修9個
月將近完成，已鋪金漆的佛像具有佛三十二相中
多個相，如髮螺、肉髻、新月眉、蓮花瓣目、垂
肩耳相等。原來，復修者並不是一般民間工，而
是佛教徒黃錫鴻，對佛相 「執」 的他，希望來
看人士能發 「歡喜心」 ，這亦是他多年來持續修
復佛像的原動力。 香港商報記者 鄭玉君

◀黃錫鴻說復修後的佛像有
多個佛相。 記者 鄭玉君攝

▲5月上旬為其中一尊佛像
上底油。 文錦豪提供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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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錫鴻為背光彩繪添色，一臉歡喜。

寺內三尊坐佛復修接近完成。

中國人重禮，周代以降，吉凶軍賓嘉五禮深受重
視，其中的凶禮，亦即喪禮，人們更不會草率處理。
新界的圍村雖日漸城市化，淘汰不少舊俗，但喪禮白
事所行一套，跟市區截然不同，保留很多農村古例，
鄉民稱之為 「圍頭例」。

時間更充裕功德更齊全
香港原居民分有四個語言族群，歷史最悠久的就是

圍頭/村人（本地人），時至今日，本港市區的喪
禮，雖早已大幅簡化，但圍村人遇有白事，仍多肯採
用 「圍頭例」，甚至千叮萬囑中介公司要找懂得做
「圍頭例」的喃嘸先生。
圍頭人設喪，場地選擇較城市人多，他們不一定要

到殯儀館，因不少鄉村像上水、粉嶺、新田、洲頭、
松柏塱、山貝、屏山、西貢、長洲和上水鐵路站旁等
都附建有孝思亭，可供鄉民租用。如鄉內沒有類似建
築，村民便會在村口（指定位置）搭建臨時喪棚（竹
棚或帳篷），以便親友拜祭。

相對於殯儀館侷促和限制多多的環境，孝思亭和喪
棚無疑更能讓圍頭例有所發揮，像出殯前守夜的打齋
儀式，因時間充裕，功德便可以更齊全，除毋懼殯儀
館關門，可做到夜深；燒紙紮也不用因遷就其他 「用
戶」，每每在經文尚未唸完時，便得倉卒起行，不合
情理！

「走五門」喃嘸戲早已罕見
喪禮的儀式分有世俗和宗教兩部分，世俗例非常繁

雜，細節上各村有各村的傳統，但一般都是環繞 「禁
忌」二字而行，儀式的執行只在趨吉避凶，像出殯
後，子孫都要 「長命碗」回家，好討個意頭，男的
十隻，女的五隻，較疏的就一隻。送先人上山後，親
友落山便要摘一塊綠葉傍身，象徵去穢，但此葉在入
村前就要拋掉，以免不潔隨行。落山入村則一定要繞

道而行，不可回走送棺木上山的舊路，因為有 「死人
尋舊路」之諱等等。

在宗教儀式上，圍頭人都會聘請圍頭喃嘸做事，因
他們就是 「圍頭例」的專家和精神支柱。由於限制較
少，圍頭打齋的內容無疑較市區的豐富，其流程鋪排
也合理得多，其中最讓筆者印象深刻的，就是一套
「走五門」的喃嘸戲。在儀式中，喃嘸先生粉墨登

場，扮成土地公和地藏王，又唱又做30分鐘，縱然筆
者一直都聽唔明師傅唱乜，但孝子賢孫排成一行，在
尾聲捧先人靈位，隨喃嘸先生逐一穿越東南西北

中五方地獄門（現場臨時布置），各人的孝心苦心，
在此具體表現，旁人還是能意會到的。

鄉俗紀聞鄉俗紀聞

周樹佳，曾當編劇記者，如今是香港
史地掌故研究者、民俗文化課程導
師。著有《香港名穴掌故沉》、
《李我講古》系列、《香港民間風土
記憶》系列、《香港諸神》、《鬼月
．沉》等二十餘書。

圍村喪禮
在村口搭建
喪棚拜祭。

圍頭例會請尼姑在先人下葬時誦佛經，而非喃嘸先
生。 周樹佳提供圖片

圍頭喃嘸做招魂，子孫都跪在家門前，中間用草蓆包
圍的是先人的臨時靈位。


